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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子诗集》早期刊本源流钩沉 

刘玉才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  要：《寒山子诗集》宋元刊本中土存世寥寥，所幸刊行不久即流传到朝鲜半岛和日

本，并得到不断翻刻，在这些当地刻本中保留了弥足珍贵的宋元刊本信息。借助这些信息，

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宋元刊本的面貌，还可尝试勾勒早期刊本之间的关系，并在既有研究的基

础上，补充完善有关《寒山子诗集》版本源流的梳理，以求使之更为清晰。 

关键词：寒山子诗集  宋元本  版本源流 

 

引  言 

寒山子，唐代隐逸诗人，具体生卒年不详，真实姓名亦不传。因为他长期隐居在浙江

天台山国清寺附近的翠屏山（又称寒山、寒岩），故自号寒山或寒山子。寒山子的身份大约

是孤寒的士人，因为他的诗多说佛理，且有“自从出家后，渐得养生趣”之类诗句，故后人

又称他为诗僧。寒山在天台隐居时，与拾得过从甚密。拾得是国清寺丰干禅师在路边拾得的

弃儿，以后便留在寺院为僧。寒山、拾得具有相同的人生态度和近似的诗风，故后世有人将

他们连同丰干禅师称为国清寺的“三隐”，把他们的诗作编在一起，称为《三隐集》。根据传

世本闾丘胤序和杜光庭《仙传拾遗》的记载，寒山诗原本散见于竹木石壁，并村墅人家厅壁

之上，后由好事者纂集成卷，方行于人间。寒山诗云：“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

十一，都来六百首。”然而现在所见各种版本寒山诗仅有三百余首，拾得诗四五十首。其间

稍有差异者，主要是因诗的分合不一或与拾得诗互有参差造成，诗句本身并无多大差异。因

此现存文字应不是寒山诗的全部，其间有些可能还并非出自寒山本人之手，有研究者甚至认

为存在一个寒山诗的作者群。拾得诗亦是如此。 

寒山诗经由好事者纂集，起初自然是以抄本形式流传。但在宋代雕版印刷兴起之后，

当多次进行刊刻，只是经历岁月变迁，留存至今的宋元刊本寥寥无几。值得庆幸的是，中土

《寒山子诗集》刊刻不久即流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抄本时代或已有流传），并在当地得到

不断翻刻，在这些当地刻本中保留了弥足珍贵的宋元刊本信息，借助这些信息，我们可以了

解宋元刊本的面貌，并尝试勾勒《寒山子诗集》早期刊本之间的关系。 

一、宋元刊本遗存 

寒山诗因其独特风格，早在晚唐五代时期，即已流传于禅林，不但常为禅师参禅悟道所

                                                             
 作者简介：刘玉才，男，山东五莲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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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引，且不乏拟作。诗僧贯休即有“子爱寒山子，歌惟乐道歌”之句。延至宋代，寒山诗独

特的表现手法与意境更在文坛觅得知音，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陆游对其都有浓厚

兴趣。王安石作有《拟寒山拾得二十首》，苏轼亦有《拟寒山诗八首》。南宋慈受和尚作《拟

寒山诗》一百四十八首。据此可见，寒山诗的早期刊本应该为数不少，但原本今天大多不存。

在寒山诗现存早期刊本中，当以《四部丛刊》影印之宋本《寒山子诗集》最为著名。此本原

为明毛晋汲古阁旧藏，后经清宫天禄琳琅、近人周叔弢递藏，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内容依

次为闾丘胤序、寒山诗（卷尾单录三字诗六首、拾遗二首新添，末有题记云：已上诗除拾遗

二首老僧相传，其余切依古印本排比次第耳）、丰干禅师录并偈语诗、拾得录、拾得诗（有

“以下缺”、“此首係别本增入”两处注语）。版式为半叶十一行，行十八字，字体方整。周

叔弢有题识云：“此本原书楮墨精雅, 其刊印地无可考, 以字体审之, 当是南宋初杭州雕本。”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亦推断为宋南渡初刻本，在已知各本中刊刻年代最早。傅氏曾与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比勘，此本溢出寒山诗四首，拾得诗五首，另改订三百余字。 

根据相关记载，寒山诗有宋诸本之中，又以国清寺本及衍生的东皋寺本、无我慧身本

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国清寺释志南刊行寒山、丰干、拾得诗
①
，

并撰“《三隐集》记”，诗卷末有跋语云：“按三隐诗，山中旧本如此，不复校正，博古君子，

两眼如月，政要观雪中芭蕉画耳。”东皋寺释无隐重刊国清寺本，释可明参与雠校，撰有跋

语记述其事，尾题“屠维赤奋若（己丑）陬月上澣”，前人定为南宋绍定二年（1229）。其后，

释无我慧身又觅得寒山序诗一首，遂补刻入“东皋寺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即此“无

我慧身本”《寒山诗集》，这也是现存唯一的国清寺系统传本。 

“无我慧身本”卷首录寒山序诗，半叶六行，行十二字。诗末记跋语二行，云：“曩阅

东皋寺《寒山集》，缺此一篇，适获圣制古文，命工刊梓，以全其璧。观音比丘无我慧身敬

书。”次闾丘胤序，半叶九行，行十五字。次朱熹与南老（国清寺释志南）帖
②
，陆游与明老

（天封寺释慧明）帖
③
，并从真迹刻入。正文录寒山、丰干、拾得诗，半叶八行，行十四字。

卷尾附释志南《三隐集》记和释可明跋。钤有“庆福院”、“无范”、“畼春堂图书翰”、“霞亭

珍赏”、“植邨书屋”诸印，另附署名“苞”的题跋，原为日本姬路藩河合元升旧藏。虽然是

国清寺本系统的三刻，但体式仍其旧第，字大如钱，清劲悦目，玄、贞、朗、胤、恒、殷避

                                                             
①
 释志南，南宋诗僧，有“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之句，朱熹曾为其诗卷作跋，事见《诗人

玉屑》卷二十。 
② 朱熹帖有如下文字，“寒山子诗彼中有好本否？如未有，能为雠校刊刻，令字画稍大，便于观览，亦佳也”，

“寒山诗刻成，幸早见寄”。 
③ 陆游帖录寒山诗“有人兮山陉”，文字与今本有异。帖后有题记云：“此寒山子所写楚辞也，今亦在集中，

妄人窜改附益，至不可读。放翁书寄天封明公，或以刻之山中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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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讳缺笔，堪称该系统现存最善之本。近人杨守敬、缪荃孙、傅增湘曾予以影写著录，张钧

衡《择是居丛书》即据影写本刊刻。日本明治三十八年（1905），岛田翰亦据此本校订，题

作《宋本寒山诗集》，与《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合并排印。 

无我慧身本《寒山诗集》经岛田翰、缪荃孙判为国清寺本三刻，刊于南宋绍定二年，遂

成定论，缪氏甚至凿实“可明”即与陆游往还之“明公”。近年段晓春对此提出异议，认为

释可明跋语“屠维赤奋若”当为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
①
其主要依据是元袁桷《延祐四明

志》和明李贤等敕撰《明一统志》均记载“东皋寺”建于宋淳祐中，时间晚于绍定二年，故

不当有绍定二年之“东皋寺本”，而所谓“无我慧身本”或是文字理解有误，存否在疑似之

间。 

段氏的质疑虽还不足以推翻国清寺本系统三刻的结论，但具有一定启发性。四明东皋寺

在宋元之际颇为知名，袁桷《延祐四明志》记为“宋淳祐中僧智恭建，咸淳中赐额”。智恭，

号友山和尚。《卍新纂续藏经·云外云岫禅师语录》有悼东皋友山和尚云：“握空拳建东皋寺，

一饭饱多云水僧。身死百年曾未减，数珠牙齿放光明。”智恭颇有诗名，尤喜寒山诗，宋末

陈著与之交游唱和，其《本堂集》有诗文曰：
②
 

次韵僧云岫寄东皋寺主智恭 

闻说东皋絶点埃，笑飞铁锡把山开。何须一面方相识，曾见藕花诗句来。 

次韵东皋寺主僧见寄 

平地起丛林，工夫岁月深。百吟三教髓，一饭十方心。惯听人传说，闲将梦去寻。书来足自

慰，亦是老知音。 

跋东皋寺主僧知恭《百吟集》 

友山师以倜傥气、潇洒心，栋宇一方风月。地镗鼓钟体包笠既成，付之人而身归花墅湖之廜

●，与云游戏，了无住著。诗，其土苴也。且知平生喜寒山子诗，故其句意多似之。有携其《百

吟》求著语者，寒山子诗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师知寒

山者也，此心何心，自说且不能说，余又奚赘。试以转于友山，当一点头。辛卯仲冬。 

陈著，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宝祐四年（1256）进士，官著作郎，出知嘉兴府，

忤贾似道，改临安通判。宋亡，隐居四明山中。元大德元年卒，年八十四。根据释智

恭喜好寒山诗及其与陈著的交往时间推断，“东皋寺本”或是智恭后继者于元至元年

间刊刻。不过，今存“无我慧身本”各部分行款不一，编排稍嫌粗糙，字体亦采纳朱

熹建议作大字画，且严格避宋讳，应基本保存了释志南刊本的旧第，无疑仍可视作国

                                                             
① 段晓春，日本宫内省藏《寒山诗集》非宋刻本考，《中国诗歌研究》，2003年。 
② 陈著，《本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批注 [Lyc1]: 广+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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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寺系统的代表刊本。 

此外，段氏指出“可明”不可能是与陆游往还的“明公”，但推测“明公”就是志南，

则显然不确。陆游交往的“明公”是天台天封寺僧慧明，《剑南诗稿》、《渭南文集》都有往

还文字可证，不赘。 

二、高丽、朝鲜刊本之承传 

寒山自云其诗“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而寒山诗的流传亦果如此言，中土之外，

还远布他国。早在宋代，寒山诗即流入高丽、日本，并有珍贵的宋元版本和改编注释本遗传。

在朝鲜半岛，高丽时代真觉国师慧谌(1178—1234)《禅门拈颂说话会本》即有多处文字征引

寒山诗作为公案和机锋，高丽连禅师于公元 1247 年编纂之《南明泉和尚颂证道歌事实》中，

亦多次引用寒山诗解释永嘉玄觉禅师的《证道歌》。高丽时代，寒山诗还对诗僧的创作风气

颇有影响，形成后人号称之“寒拾体”。朝鲜时代，寒山诗在佛门及诗坛影响不衰，寒山诗

及其事迹仍常被禅门作为参禅的公案话头。 

《寒山子诗集》在朝鲜半岛流传有序，并形成独特的寒山诗与宋僧怀深拟寒山诗合编本。

怀深（1077－1132），号慈受，故其拟诗题作《慈受深和尚拟寒山诗》。拟诗凡一百四十八首，

前署“慈受叟怀深”自述因缘云：“余因老病，结茅洞庭。终日无事，或水边林下，坐石攀

条，歌寒山诗，哦拾得偈，适与意会，遂拟其体，成一百四十八首。虽言语拙恶，乏于文彩，

庶广先圣慈悲之意。”自述作于“建炎四年二月望日”，时当南北宋之交。慈受拟寒山诗，

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即已征引，明祁承●《澹生堂藏书目》亦有著录，但中土未见与寒

山诗合编之本。 

根据李钟美博士的研究
①
，今存“合编本”《寒山子诗集》以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朝

鲜覆刻元本为最早。此本包括《寒山诗》、《丰干、拾得录诗》、《慈受深和尚拟寒山诗》

各一卷。半叶十行，行十六字，四周单边，上下黑鱼尾，版心题“三隐”。《寒山诗》首录

闾丘胤序，正文分作五言、七字、三字，卷末记有“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纸铺印行”

字样，另在释志南《三隐集》记、陆放翁与明老帖之后，录有郭●书云：“夫寒山诗者，昔

天台国清南老将前太守闾丘采集诗卷重新刊木流通。此本年远不存，元贞间余偶得之于钱塘，

谨自重书用以流传。必有慕道之士，一览而深省者，余虽老死丘壑，而志愿终矣。时元贞丙

申（1296）圣制日前休子郭●焚香敬书。”下附释音，末题“比丘可立募众刊行”。《慈受

深和尚拟寒山诗》卷末则记云：“门人慈觉大师文刚校正，大德辛丑（1301）松坡曹林命工

                                                             
① 李钟美，《寒山诗》版本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博士论文，2001年。 

批注 [Lyc2]: 火+業 

批注 [Lyc3]: 上“木”下“中”连通 

批注 [Lyc4]: 上“木”下“中”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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锓梓用广流通，沙门●崖可立劝缘，□□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纸铺印行。”书末附有朝

鲜白光勋（号玉峰，1537－1582）跋文，云“余昔庚午（1570）秋，自关东行脚至金刚山之

正阳庵，得斯集于隐溪禅翁”，“余既得之，不可私秘，亦因隐溪禅宿之奖，命工锓梓以寿

其传”，“时甲戌（1574）秋七月有吉，淮月轩人谨跋”。根据前述文字记载，此本源出国

清寺本，元贞丙申（1296）郭●重刊
①
，大德辛丑（1301）释可立募众再刊，朝鲜时期玉峰

又据大德本覆刻。 

朝鲜“合编本”《寒山子诗集》在东亚地区颇有留存。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朝鲜断俗寺住

持戒澄等醵资刊本，版式与前述朝鲜覆元本全同，似为再刊之本。此本曾经黄丕烈士礼居、

陈揆稽瑞楼、瞿氏铁琴铜剑楼递藏，黄丕烈跋语云钱曾与己均有影宋抄本，后五柳主人自都

中寄示此本，楮墨古雅，细审为外洋板刻，文字与影宋抄本互异，然惑于“杭州钱塘门里车

桥南大街郭宅□铺印行”题记，不明何地刊本。陈揆《稽瑞楼书目》题作高丽旧刻，瞿镛《铁

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则著录为明刻本。张元济《四部丛刊》初次印本，即自铁琴铜剑楼假得

此本影印，并考订为高丽翻宋本，然民国十八年重印《四部丛刊》，又改换为周叔弢影刻之

汲古阁旧藏宋本。韩国中央图书馆、奎章阁，中国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的几家藏书单

位，还藏有多部朝鲜刻本，然亦属此“合编本”系统。 

在此“合编本”系统之外，岛田翰《刻宋本寒山诗集序》云尚有朴景亮刻高丽覆宋本： 

元时有高丽覆宋本，盖据宋东皋寺本所改行上梓，卷尾题云“嘉议大夫耽罗军民万户府达

鲁花赤高丽匡靖大夫都佥议评理上护军朴景亮刊行”。纸质黄纫，宛似元本，而据装成梵夹，又

似丽藏。尝抵川越，见喜多院高丽藏，卷尾结衔正与此相符，而彼别有“皇庆三年二月 日”一

行，然徧检全帙，不收此集，乃知其非出于丽藏，盖当时景亮为之锓梓，而未及编入者矣。 

所谓朴景亮刻高丽覆宋本今已不见，岛田翰所言确否，不得而知。但是，在韩国全罗南道顺

天市松广寺，近年新发现一部《天台隐士寒山拾得诗集》
②
。根据该寺文献图录的介绍文字，

此集卷首绘寒山与丰干、拾得座谈图画，榜题五言偈语；其次为闾丘胤序，寒山诗分作五言、

七言、六言诸体，总计收录 313 首，其中五言诗 287 首；再次为《丰干禅师录》并诗、《拾

得录》及诗 59首；最后是释音。值得注意的是，该集卷末题有“甲寅岁分司大藏都监彫造”

字样，分司大藏都监为高丽时期负责《大藏经》雕造的机构，据韩国学者研究，甲寅岁当即

高丽高宗 41年（1254），正值高丽藏造作完成之时，而此集的字体形式与分司大藏都监同期

刊行的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酷似，故可判为分司大藏都监高丽高宗 41年（1254）刊本。

                                                             
① 或许只是抄传，并未付诸刊行。 
② 韩国中央大学宋日基教授向笔者提示此项信息，并慷慨赐寄其主编的《松广寺文献图录》，谨致谢忱。 

批注 [Lyc5]: 山＋佥 

批注 [Lyc6]: 上“木”下“中”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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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与岛田翰所言为何关系，因无缘目验，尚不敢论定。 

三、日本正中本及相关刊本 

寒山诗在日本亦影响广泛，仅明治之前的寒山诗注释本即有《首书寒山诗》三卷、释交

易《寒山诗管解》七卷、释白隐《寒山诗阐提记闻》三卷、大鼎老人《寒山诗索赜》三卷、

释清潭《寒山诗新释》等多种。日本《寒山子诗集》刊本，当以正中二年（1325，元泰定二

年）本为最早。此本仅有孤本传世，原为石井光雄氏所藏，日本昭和三十三年（1958）曾影

印，原本今藏京都大谷大学。半叶八行，行十七字，左右双边，单鱼尾。卷首有闾丘胤序，

其次为寒山诗，分作五言、七字、三字和拾遗，卷终题曰“正中岁次旃蒙赤奋若冬十月下澣

禅尼宗泽捨仁聊以刊之”。正中本之外，日本又有元和、宽永、正保、延享数次刊刻，学界

承袭岛田翰之说，均归为宋宝祐三年（1255）本系统。实际今存正中本并无承袭宝祐本的记

载，有关宝祐本的信息来源于宽永刊本。宽永本寒山诗翻刻正中本，有题记为证，但丰干、

拾得录与诗，以及释音、释志南《三隐集》记等附录文字，并不见于今正中本，应是采自别

本。卷末刊朱熹与南老帖、陆游与明老帖，均手书上板，与“无我慧身本”无异，然两帖中

间刊入释行果手书，云“国清南公所刊寒山诗，错误最多，甚不称晦庵先生丁宁流布之意。

今以江东漕司本参互校定，重刻之山间。据诗称，五言五百，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则

今所存才半耳。宝祐三年乙卯九月旦，住灵鹫山行果谨书”。行果所书为我们提供了江东漕

司本和宝祐本的珍贵信息，江东漕司本或与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有关，而宝祐本当是日本

刊本的祖本。岛田翰《刻宋本寒山诗集序》尚记有建阳慎独斋本，为明正德丙子刊刻，次序

与宝祐本同，而版貌紧缩，字字欹仄，若无“正德”木记，妄人则必以为元刻。海内外明本

留存甚多，然此本似还未见著录。 

结  语 

《寒山子诗集》之宋元刻本，中土大多不传，甚至刊刻信息亦不见于历代公私书目著录，

幸赖日本、朝鲜的收藏与翻刻，方为我们保留下了宋国清寺本、东皋寺本、无我慧身本、江

东漕司本、宝祐本，元元贞本、大德本，明正德本，以及日本、朝鲜覆刻宋元本的记载，这

对于寒山诗集的成书与文本研究具有非凡价值。而更加重要的意义则在于透过这样一部小书

的流通，可以看出东亚诸国之间书籍的交流，雕版印刷技术的互动，进而思考东亚文明的大

课题。 

在《寒山子诗集》的整理和版本研究方面，近年向楚、钱学烈、陈耀南、段晓春、李钟

美等学者都取得了不少成果，厘清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但是因为缺乏文献的深入调查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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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比对，目前研究仍存在部分盲区，尤其是版本源流的梳理，尚未到位，而这本应是文本整

理的基础工作。笔者尝试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补充完善有关《寒山子诗集》版本源流的梳

理，以求使之更为清晰。   

 

The Early Editions’ History of the Han Shan Zi Poetry 

Liu Yuca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Summary: There are few editions made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of the Han Shan 

Zi Poetry in China today. But fortunately, there were some editions were been 

circulated into the peninsula of Korea and Japan and been printed there after the 

Poetry had been just published. All of these local copies had reserved the very 

important information of the Song-Yuan dynasty editions. With the help of these 

kinds of editions, we could not only understand of features of the Song-Yuan dynasty 

editions, but also could try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 among the early editions. And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we may improve the study of the Editions’ History of 

the Han Shan Zi Poetry and make it much clearer. 

Key Words: the Han Shan Zi Poetry, the Song-Yuan dynasty editions, the History of 

Editions 

                               


